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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坤晟

这所安养院的创办人是一名僧人；
这所安养院的老人每天承担很多劳动，

却乐在其中；
这所安养院没有统一的费用标准，交多

少钱全凭自愿；
这所安养院建在一座寺院里；
……
在离浙江千岛湖不到 3 0 公里的建德市

寿昌镇河南里村，有一座广安禅寺。寺庙规模
不大，在宝刹林立的杭州地区，并不算闻名。

与众不同的是，广安禅寺办起了安养院。
现在，这座只有 10 名常住僧人的寺院，有 55
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老人在此常住养老。

8 年间，广安禅寺已接待安养老人约 100
人。目前，尚有 100 多位老人在排队等待入院
名额。

广安禅寺的条件不算优越。且不论大
城市里的各种安养机构，就是离寺院不到
1 0 0 米的寿昌镇养老院，硬件设施也比它
好不少。

同样不能把原因归结于老人们有朴素的宗
教情怀。全国名山古刹不知凡几。何况现在入住
的 55 位老人中，不少人并不是佛教信徒。

广安禅寺的这家安养院，到底有何神奇
魅力？

你是世界上最美的人

1 0 月底的浙江建德，秋高气爽。早上 7
点出头，在广安禅寺大雄宝殿外的广场上，安
养院的老人们排成方阵，随着音乐和领操义
工的口令跳起了健身操。

这套专门为老人设计的 9 节健身操动作
很简单，9 6 岁的童芳妹老人也能顺利完成。
迎着暖和的朝阳，脸上洋溢着笑容的老人们，
个个精神饱满。

健身操是广安禅寺安养院老人们每天
早晨的必修课。安养院的老人们凌晨四点半
做早课，之后吃早餐，中午午休，晚上八九点
安歇。生活很规律。

8 1 岁的陈维汉老人，做动作格外到位。
早年在朝鲜战场上听力受损，陈维汉没听清
领操义工的交代，还多做了几个深蹲。

陈维汉享受安养院简单的生活。来自吉
林长春的老爷子，在这里已居住了两年半。老
人说，自己在家一言九鼎，过去对人对事很爱
挑刺发脾气。而现在整个人心平气和了不少。

家在浙江兰溪的何土泉老人今年 84 岁。
他入住安养院时，对生活已是万念俱灰。儿子
吃了人命官司；身患前列腺癌的自己，成天插
尿袋，日子过得煎熬。

但此次《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见到的何土
泉老人却很精神。满头银发的他，衣着整洁，
脸上看不出多少病容。

何老人说自己在安养院已经住了 5 年。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年的身体状态比之前 4
年有了明显起色。儿女们挂念他的身体，打电
话问候，他让孩子们不要操心，还打趣地表
示，你爸的身体，100 岁之前不要过问了。

何老人想了一想道：在安养院这几年“没
了尘念，把心安住了。”

不知办在寺院里的安养院是否天然让
人少了几分俗世中的烦恼。在《新华每日电
讯》记者采访过程中，安养院创办人，广安禅
寺住持大行法师不止一次提醒记者注意看
老人的脸。

大行最得意的事情是大多数时候 ，安养
院的老人们总是面带笑容 。在这位出家人看
来，因为这一点，安养院就没有白办。

大行出家前曾在北京市社区服务中心工
作。据他本人介绍，他还当过北京市某城区养
老院院长，并在北京著名的松堂临终关怀医院
做过多年义工。

长年与老人和死亡打交道的经历，让大
行对中国社会面临的养老问题有了自己的思
考———

为什么一些机构养老院在老人临终时 ，

就要把老人送回家？
养老院提供的服务 ，是不是老人内心最

需要的？
如何帮助老人正确面对自己逐渐老去 ，

走向死亡的事实？
……
说起过去在养老机构的所见所闻，大行有

很多遗憾。而 8 年前，河南里村广安禅寺请他任
住持，让他有了一个平台践行自己的设想。

“泥菩萨有住的，活菩萨没地方住，有什
么用？”《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在广安禅寺采访
的第一天，主持大行法师说出了一句“令人意
外”的话。

一开始是几个老人自愿随他修行。大行

就要肩负照顾他们的责任。等他出任住持，这
几位老人们也来到广安禅寺住下。后来，随着
与更多寺院附近的老人们交流，大行发现自
己有了创办一家正式安养院的必要。

“老人们的生活太孤独了。”大行说。
大行的善举改变了很多老人的晚年生

活。最典型的例子是今年 81 岁的曹银贞。
这名来自安徽的农妇，70 岁时流落在浙江

温州的一座寺庙中。一个人孤零零艰难度日。当
她遇到去当地讲学的大行，主动问法师能不能
带她一起走。她说，为此愿意做任何事。

曹银贞这辈子很苦。从小父母双亡，自己
当了童养媳。丈夫对容貌不佳的她经常打骂。

忍了一辈子，到了老年终于逃出了家。外
甥女将她送到温州的寺庙过活。

大行第一次见到曹银贞时心里在想：竟
然有佝偻得这么厉害的人。

他眼前这个老妪弓着背，抬不起几乎垂
在地上的头。曹银贞回忆说，外甥女曾嘱咐她
不要一个人过马路。因为眼睛总看着地的她
根本无法观察街上的车。

“我是世界上最丑的人。”自卑的曹银贞
对大行说。她怕大行不带她走。

“不，你是世界上最美的人。”大行说。
从那天起，大行就把老人带在身边。
来自武汉的奚苹葆婆婆说自己和亲妹妹

在一起住 3 天就不习惯，没想到和曹银贞同
屋住了 8 年。她知道曹银贞每天起得早，还特
地送她一座小的电子钟。

现在曹银贞是广安禅寺最资深的几名老
人之一。她感激安养院给她新的生活。

“主动帮社会解决问题，承担社会义务，
是我们应做的事。”大行对《新华每日电讯》记
者说。

自己为主，他人为助

在广安禅寺中，一道黄色的矮墙将寺院
分为两部分。一边是气势雄伟的大雄宝殿，一
边是老人们居住的安养院寮房。大多数时候，
老人们可以在两个区域自由出入。

10 月的一天上午，阳光明媚。在食寮旁的
一栋宿舍楼下，96 岁的董芳妹和好几个老姐妹
坐在一起清理不知哪位院友从山上拾回来的两
大篮野菜。几位老人全在 80 岁以上，她们一边
做着手头的活计，一边闲聊，兴致很高。

发现大行走到近前，老人们想站起来和
师父打招呼。大行连忙拦住说：“我和你们一
起理菜吧。”随即在旁边坐了下来。老人们对
师父的亲近很是开心。

大行称安养院的老人是自己的“老宝
贝”。虽然现在入住的 55 位老人中，有将近 30
位是超过 8 0 岁的高龄老人。但在大行看来，
这不是负担和拖累。他相信老人们有自己的
生活智慧。

广安禅寺安养院的硬件设施并不先进。除
了为老人健康和生活方便考虑，请湖南真创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对全院所有卫生间进行了真空
厕所改造外，4 栋 32 间寮房，陈设布置都很简
单。大寮(厨房)做饭还在用柴。柴是老人们从后
山上捡来的。

广安禅寺安养院的资金也不充裕。安养
院没有对外募集善款，也没有规定缴纳的费
用标准，全靠老人们和他们的子女自愿。

但安养院已经成功运行了 8 年。据大行
介绍，安养院的老人们，除了身体严重不便
的，平时几乎都会参加劳动。每天有人扫地，
有人清理卫生间，有人在食堂做饭，有人下田
种地，有人上山捡柴火、拾野菜……没有刻意
的安排，但生活经验丰富的老人们自己就会
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

比如何土泉老人种了一辈子地，是安养
院有名的种田高手，入院以来，给大家传授过
很多田间经验。

像最早跟随大行的曹银贞，平时有空就
去后山拾野菜、捡板栗、挖竹笋，而且每次都
不会空手而归。

如果一时没有收获，曹银贞就对着泥土

撒娇式地喃喃自语：“竹笋啊竹笋，你快长出
来呀。给我采一点吧。我的手都空空咯。”等她
挖到一根，放进包里，又继续呼唤起这些大自
然的恩赐来。对这位寂寞的老人来说，每天上
山仿佛是跟大自然做一场有趣的游戏。

大行提起这件事，正匍匐在自己床上缝
针线的老人有些不好意思。但她的神色却透
露出对现在生活的满足。

据大行介绍，曹银贞刚来安养院就主动
承担清洗寺院里外的厕所。没人让她做，但她
自己一干就是 8 年。记者好奇为什么她连寺
庙 外 的 公 厕 都 要 管 。老 妇 人 的 理 由 很 朴
素——— 庙门口的地也是广安禅寺的。这位驼
背的老妇人已经把自己当成了安养院的一分
子。或许被丈夫打骂了大半生，到安养院她才
认识到自己的价值。

佝偻严重的曹银贞尚且如此。在安养院，
年轻一点的老人就做得更多。他们觉得，还
“年富力强”的自己为其他老人多做一点是理
所应当。“年轻”的老人照顾年长的老人，在这
里自然而然形成了风气。

69 岁的潘敏秀，8 年前带着一台缝纫机
来到了广安禅寺。这是她的全部家当。然后，
她当仁不让地负责全寺所有布草装饰——— 墙
上的窗帘、供桌上的布幔，还有师父们的袜
子，全都出自她的一双巧手。

记者来访时，正值安养院的一位院友去
世。这是潘敏秀忙碌的时候，她要准备逝者的
寿衣和被褥。

虽然很忙碌，也不赚一分钱，但潘敏秀觉
得现在的生活比以往充实太多。潘敏秀的丈
夫在她 21 岁那年就去世了，她靠着一台缝纫
机把孩子们拉扯大。过去做缝纫，是为了养家
糊口，一分一厘都要计较得很清楚。她的心从
来没有轻松过。

但在广安禅寺不一样，现在她为大家做
缝纫，是因为自己真心希望为大家服务。她很
享受付出的快乐。

70 岁的金彩娣老人是安养院的大厨。她
每天都在大寮里为大家准备一日三餐，干劲
特别足。寺院里吃的素食不难做，但做厨房的
活每天要 3 点半开工。金老人不觉得这有什
么困难。“在我们这里，我是年轻的。”她说。

仔细观察，在广安禅寺安养院内，老人们
仿佛建立了一个其乐融融的养老互助组。他
们的生活有很高的自由度。而这正是大行花
了很多心思打造的氛围。

大行坚信，安养院中的老人们，虽然很多
都身患诸如癌症的重病，但绝不能就把他们
当失去生活能力的病人看待。安养院不是医
院，寮房不是病房。管理者也不能总想着替老
人安排生活。过多的安排和限制只会适得其
反，让老人的身体机能迅速退化。

一直以来，大行都在想办法让每个人都
“老有所为”。78 岁的唐菊花老人喜欢自己做
饭，大行就在食寮外的墙根前专门给他准备
一口小灶。设施很简陋，但拿着锅铲炒菜的老
人脸上却挂着笑容。

“曹银贞为什么总喜欢往山上跑？因为她
觉得自己不动，生命就终止了。”大行说。所
以，他基本上不限制曹银贞的活动。

“如果老人要去医院呢？”
“我尊重老人自己的意见。他们对自己的

身体和自己的最后时光负责。”大行说。
义工李小红的奶奶去世前，曾要求回江

西老家。因为按当地习俗，如果在外地去世则
不能进祠堂。李小红担心奶奶 102 岁的身体，
一开始劝老人放弃回家的念头。但大行却专
门叫了救护车将老人从浙江一路送回了江
西。

“奶奶在救护车上昏迷了。回家后醒过来
洗了澡。想起自己还没洗头又洗了头。然后换
好衣服，差不多 1 0 分钟后就去世了。她走得
很安详。”李小红说。现在的她回想起来，当初
送老人回家，了却其心愿的决定无比正确。

“如何养老是老人们自己的课题。即便是
完全依赖他人的老人，我们只能在他的生活
上帮帮忙，他内心的体验谁也不能代替。要相

信老人比我们聪明很多。我们提倡的应该
是助老工程，而不是养老工程。”大行说。

在传统文化中寻找养老智慧

相信老人，让老人自己做主，是大行的理
念。但老人总在慢慢走向死亡，发现自己逐渐
对一些事力不从心也是不可回避的事实。要
让老人幸福地养老，还需要精心的设计。

曾有安养老人对大行感慨：“我们就像
娃娃。但娃娃什么都不想。我们总是想得太
多。”大行觉得这句话别有一番禅意。

在大行看来，养老必须让老人安心。如
果人不安心，躺在安养院床上的老人只会
感受眼望天花板的孤独和恐惧。那么，自己
办安养院也毫无意义。

如何才能安心？自然要靠老人自己。大
行说，老人要认识到自己的生命质量该由
谁来决定；自己跟儿女、义工、政府又分别
是什么关系？

“如果你太执着儿女的生活，社会机构
无论提供怎样的服务都不会感到幸福。因
为你的心不在这里。”大行说。

大行曾在北京一家星级养老院目睹，
一位老人生气地投诉护工没有及时清理卫
生间的水渍。

“老人当时的态度不好，但他气势汹汹
为这种小事投诉，只是因为那座星级养老
院规定，卫生间不能有水渍。护工也很委
屈。因为 10 多分钟前，她刚打扫过。而按规
定应该 3 0 分钟打扫一次，她并没有失职。
但我们设想，如果没有这个规定，这位老人
或许根本不会把注意力放在这里，甚至他
自己也会清扫干净。”大行说。

在广安禅寺安养院内，来自天南海北
的老人们，一起住在宿舍里，不会没有一点
龃龉。大多数老人刚来的时候，总想大行给
自己分配一个单间。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降低老人的欲
望，让 他 们 对 生 命 的 质 量 有 更 智 慧 的 认
识。”大行说。

大行的方法是在传统文化中去寻找助
力 。广安禅寺安养院非常注重老人们的学
习。作为一座寺院，佛教文化的浸染自然是
近水楼台。可贵的是，安养院并不局限于佛
教知识的讲习。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儒家
的《弟子规》《了凡四训》等中国传统经典都
是老人们平时的学习材料之一。

安养院的老人们每周一要开知耻会 ，

对自身的缺点和不足进行自我批评；每周
五要开生活会对一周的学习进行总结，大
家还要坐在一起谈心。每天早上，老人们做
完健身操都会围成一圈一起大喊；“我爱
你”“谢谢你”“对不起”“请原谅我”。

陈维汉老人在自己知耻会的总结里写
道，因为多年工作养成的习惯，自己好管闲
事，总喜欢批评人，说话不留余地。现在“忏
悔七八次，逐渐在提高心境和质量，从中尝
到了甜头，过后感到心情非常舒畅。”

阿姑徐霞桑的父亲徐张海身体不佳，
来安养院时，总是觉得各种不习惯不方便。
但当他看见周围年长的老人怎么对待病痛
和生活，加上自己也投身到为其他老人服
务的工作中去。徐霞桑发现，父亲最近抱怨
少了，心情好了。

大行对自己的“老宝贝”在传统文化中
找到生活智慧，充满信心。他甚至认为，只
有老人能将优秀的“仁义礼智信”“孝悌忠信
仁爱和平”传给后人。

“几乎所有在安养院往生的老人都会在
遗嘱中嘱托儿孙学习优秀的传统文化。”来
自贵州的阿姑王雪人告诉《新华每日电讯》
记者。

打造养老共同体

让老人做主，让老人学习传统智慧，但
养老依然不是老人单独可以解决的问题。在

大行的理念中，广安禅寺养老院的成功运行
至今，寺院、僧众、义工、老人和子女亲属的
力量，缺一不可。

广安禅寺现有 10 名僧人、3 名净人(准
备出家的男修)、6 位阿姑(决心投身慈善的
女修 )以及来自全国各地 3 7 位常住义工。
所有人都在为入住的老人们服务。

“义工和净人负责老人们的生活起居，
阿姑负责老人们的心灵抚慰，也就是通常
所说的和老人谈心和陪伴，僧人负责智慧
教育。大家都有各自的分工。”大行介绍说。

李小红是义工们的头儿。这位来自江
西九江的农妇来安养院服务已经 4 年多。
老人们都知道，李小红从不住自己的宿舍。
最近哪位老人身体不舒服需要特别照顾，
哪两位老人有了小矛盾需要化解，她就主
动搬到老人们的房间陪伴一段时间。

在广安禅寺，阿姑也是楼长，通常会认
一两位老人做干亲。她们负责老人的精神
抚慰和临终陪伴工作。

最近潘敏秀老人有些闷闷不乐。老人
埋怨，有一名自己平时十分爱护、将其当
女儿看待的年轻义工，对自己的疾病没有
给出相应的关心。这种失落在心里憋了一
段时间，她终于还是忍不住对阿姑王雪人
倾吐。

“那天，我和潘妈妈聊了一个多小时。
我们聊生病、聊儿女、聊善终。我尽力开解
她。其实，那位年轻义工只是说话有些大大
咧咧，两代人表示亲近的语言方式不同，但
老人心里多多少少有些疙瘩。不过，我们这
里的老人只要说开了，一般还是不会多
想。”王雪人说。

在广安禅寺安养院的服务者与安养老
人的比例几乎是 1 ：1 。这是目前国内养老
院很少达到的比例。这差不多奠定了安养
院成功的基础。

用大行的话说，中国养老问题真正的
挑战还是人口问题。而且随着社会越文明，
生活质量越高，“愿意为老人端屎端尿的人
也越来越少”。所以，要做好养老工作，必须
尽量利用每一分力量。

“所有人必须形成一个养老的共同体，
形成一种合力。”大行表示。

在大行眼中，除了老人自己，这股合力
中最不能缺的是子女亲属的参与。

广安禅寺安养院是由 2 4 个血缘小家
庭组成的大家族。很多在此安养的老人，本
身就是这里僧人、阿姑、义工们的亲人。像
9 0 后阿姑徐霞桑自己在安养院服务，她的
外婆、父母还有姑姑都在此养老。僧人信佛
的祖父王庆学老人在安养院度过了自己最
后的一段日子，现在父亲王文斌也在安养
院常住。

义工妙好的父母、外公外婆，还有表哥
都在安养院。母亲和表哥照顾半身不遂的
外公，父亲负责在大寮烧水。早晨 3 点半起
床的父亲每天都很忙碌。妙好说，每天晚饭
后，她都要陪父亲在山门外散步。走在乡间
小路上，父女俩常常欢喜地一起欣赏大自
然，谈心倾听彼此陪伴。

大行认为，在中国要办好养老，离不开
子女孝道。这是中华几千年的传统，也是老
人们的需求。

大行意识到，家一直是中国社会最基
本的元素。中华民族以孝立命、以孝传承。
脱离了传统孝道、脱离了家庭文化，纯粹靠
政府、靠社会，养老很难成功。

“子女们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供养资金，
另一方面我们也鼓励他们平时来帮忙做义
工、陪伴老人。只有他们高度参与，我们的
养老共同体才真正完整。”大行说。

现在每周都有子女来广安禅寺安养院
看望老人，并在此做短期义工。逢节日时，
数百人的亲戚团相聚于此。据说，附近的村
委会也会住满探望者。

相比大城市里一些养老机构的高昂费
用，记者好奇安养院的费用来源。尤其是一些
僧人的亲属也在广安禅寺安养院养老，会不
会有人质疑僧人用善款赡养自己的亲人。

对此，大行做了说明：广安禅寺安养院
是非营利机构，并且与寺院账目分开。安养
院也从来没有向社会募集资金。安养院的
所有费用都出自入住老人及其子女。

“我们是个互助的大家庭。没有一定的
标准，有的多一点，有的少一点。看自己的
条件和发心。”大行说。在安养院，像曹银贞
这样的穷苦老人没有缴纳费用，而像陈维
汉老人，从机关退休，退休工资高。他一个
人捐赠的钱就能赡养好几位老人。

义工妙好告诉记者，他们一家三代在安
养院。每个月大概为外公外婆缴纳 1000 元钱
左右。自己和父母、表哥在这里生活，既是为
安养院服务，当然也不用缴纳什么费用。

“老人的生活很简单，其实花不了多少
钱。我们的柴从山上拾，除了米需要购买，大
部分蔬菜自己种。老人的家属也经常供养粮
食。”大行说。大行对记者说：“以前我也没做
过专门的总结。现在想起来，我尝试办安养
院的因缘离不开人口老龄化的大背景，离不
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离不开
2016 年通过的《慈善法》支撑，更离不开中
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孝道的沉淀。只有寻求多
元化的养老模式，才是养老问题的出路。”

大行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现在
他尝试把这种互助养老模式从寺院推向社
区，并正在山东进行试验。如果顺利，2018
年就能有一些成果。

你看你看老人幸福的脸
一座民间养老院的成功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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